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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年二月三、四兩日下午，劉和喜（日本名：高松和喜）帶著日籍太

太吉田雅子與長女幸子，到大和市柳橋小學聽講。這是該校校長保坂治男退休前

的最後一次授課，講題是鄉土教材－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年工戰時對日本的貢

獻。頭日的聽眾為該校六年級學生、全體教師及家長；次日為校外的教師、學生

及一般民眾。因事前日本大報紙朝日、讀賣新聞及其他大眾傳播都作預告，故聽

眾頗為擁擠，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 

保坂校長在教育界服務滿卅八年，於一九九二年三月年滿六十屆齡退休。他

是資深優異，服務熱忱，懷有崇高教育理念的教育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降

時，正好就讀中學二年級，他位於東京新宿的家在戰時美空軍轟炸時，全部被炸

燬。因親歷過無情戰爭的災害，故憎恨戰爭，詛咒好戰者。他在當教師或任校長

時，均極力鼓吹和平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教育。在學校的入學或畢業典禮上均不

唱國歌，不升國旗。在各科教學中，儘量使學生正確的認識戰爭的災害與悲劇，

務使其同胞革除戰爭意識，永不發動侵略戰爭。 

在柳橋小學校長任內，有一天一位六年級學生求見校長，提出一個問題：他

在學校附近發現刻有「台灣」兩字墓碑，此究與何事有關？校長當時無法回答，

甚覺慚愧－身為校長，卻對當地史實一無所知；乃允諾詳查後覆知。次日，他遍

訪地方年老，得知該市善德寺的「台灣少年慰靈碑」是由原高座海軍工廠（位於

大和與座間兩市之間）的技手（工程職稱）早川金次（平塚市人），獨資興建（一

九六四年十二月），早川技手為當時海軍工廠台灣少年工的直接長官。於是，保

坂校長以大和市教育研究會會長名義（保坂校長兼任該會會長），邀請早川金次

親臨研究會專題演講。他詳述有關日本軍方徵台灣少年，在該市海軍工廠製造飛

機及善德寺「台灣少年慰靈碑」的建造經過，以為該市保存戰時史實。 

一九四二年六月，日本帝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失敗後，已失去太平洋的制空

和制海權。翌年（一九四三），美軍開始反攻，二月瓜達康納爾島失陷，四月十

八日山本連合艦隊司令官戰歿，美軍步步逼近日本本土。美空軍的超級空中保壘

B29（super fort alice）已經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傳統的飛機在飛行高度與裝

備上，均無能對抗，故緊急設計最新銳的攔截戰鬥機「雷電」（堀越二郎技師設

計），並建造「高座海軍工廠（代號空 C 廠）」，加緊生產，期求挽回戰局，保衛

本土。該工廠鄰接厚木機場，「雷電機」主供厚木機場使用，以保衛首都東京與

皇宮。惟在當時有了工廠卻缺乏技術員工，因日本本土青年大多數已被徵往前線

作戰，又不願徵用日本內地少年，於是在台灣殖民地徵募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年

共八千三百餘人，自一九四三年三月至翌年三月，分十二批送往該廠養成所，接

受速成技術教育。結業後少部分派遣至全國各地飛機製造廠支援其生產，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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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在本場從事「雷電機」的生產工作，這是日本的殖民政策之ㄧ。 

「雷電機」性能的確優越，是美軍 B29 的剋星。B29 的上昇限度是九七○○，

而「雷電機」只需九分四十五秒即可上昇到八○○○B29 的最高時速為五七六公

里，而「雷電機」為六五○里，且裝有四門強砲，故很快就可攔截擊落 B29，減

少空襲的災難與損失。「雷電機」共生產了四百八十機，產生極大的防衛力量。

所以當時的台灣少年工的確對日本作了極大的貢獻。 

台灣少年工以十三歲幼年離家背井，東渡扶桑，舉目無親，精神極度苦悶。

隨著戰局日益惡化，經濟日趨困窮，物質生活又十分貧乏，三餐飯都要半參豆粕

（在台灣是豬牛的飼料），衣鞋類實施「點券配給制」，無點券者買不到衣料。三

餐難飽，嚴冬難暖。營養失調，病患頻增。日常生活又是嚴格的軍事管理，偶爾

犯錯則受嚴厲軍事制裁。當時工場尚無自動化系統，一切靠勞力，故工作繁重，

工時長，休息少。這對台灣年輕少年工，實難忍受，他們身居客地，時常暗流眼

淚，其情堪憐。 

戰爭末期，美空軍對日本本土的空中攻擊加劇。高座海軍工廠的各工場雖大

部分遷入地下室作業，但美空軍日以繼夜的疲勞轟炸，在高座本廠及在其他地區

軍需工場的台灣少年工死傷亦多。戰後（一九六四）這位曾指導與照顧過台灣少

年工的早川金次，在上草柳的善德寺境內興建「太平洋戰爭戰歿台灣少年慰靈

碑」，以慰因戰爭或病死在日本的台灣少年工之靈；並藉機譴責戰爭的愚蠢、悲

慘和恐怖；更向世界呼籲人類的永久和平。一九六九年十月，早川金次又訪問台

灣，透過台灣各縣市組織的「留日高座同學會」的安排，個別往拜在日死亡少年

工之墓。隨後出版了一本書《流星─高座海軍工廠與台灣少年工的回憶》，讓所

有日本人知悉並感謝戰時台灣少年工對日本的勞苦。 

日本投降前夕（八月十四日晚）日本激進派的少壯軍官火田中少佐與椎崎中

佐，知悉投降已成定局，投降詔書以錄妥，他們認為時不容待，發動政變，擬佔

領宮城，欲阻止投降詔書之廣播。當時，厚木三○二海軍航空隊的司令小園上校，

高唱續戰。他於是日晚，召集基地官兵訓話：「日本投降，厚木航空隊絕不投降，

高座航空場已遷地下室，糧食尚足二年，可繼續生產雷電機，作持久戰，雖孤立

無援，或被指為叛逆，亦不投降。」八月十五日上午台灣少年工受命各在工場前

整隊，大家不知何事，結果是聆聽日皇的投降詔書廣播。少數的日籍工員聆之哭

泣流下哀傷之淚，台灣少年工則心中歡悅，但在厚木航空隊高唱續戰之下，不敢

強作反應。後來叛變的厚木航空隊司令被捕，結束續戰之短劇，不然必有一場內

戰，台灣少年工恐遭受池魚之殃。 

由於厚木基地司令反對投降，主張續戰，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便指定

厚木基地為登陸地點，日本軍方因而迅速逮捕反叛司令，解除基地武裝。動用數

千台灣少年工整理機場場地，以便大型運輸機的降落。最後，把基地及高座工廠

所有飛機卸下螺旋槳，整齊排列在基地外側，以迎接麥帥。八月廿八日（一九四

五），改變日本歷史的日子終於來臨，由天吉上校率領的先遣隊一四六人到達。

三十日麥帥及第八軍司令愛克帕格將軍到達，接著廿二個師團三十餘萬美軍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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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地。此時幾成灰燼的日本，未聞一發槍聲，未再流一滴鮮血，讓美軍完成

軍事佔領工作，使沒落的太陽帝國蛻變成新的國家。 

美軍佔領後，日本原有的一切軍事機構解散，軍中人員解甲歸鄉，但高座工

廠的台灣少年工，卻無人管理，有家難歸。為此，台灣少年工乃選出幹部，組織

自治團體，與盟軍總部、外務省、厚生省及神奈川縣政府，交涉糧食和生活必需

品的供應（此時已無薪俸，且一日只供兩餐）及遣返台灣的船期。至翌年春，台

灣少年工由美軍護送之下，分批返台。幼時美夢已碎，懷著無限扶桑淚痕，回到

別離已三年的台灣老家。 

返台後，有的繼續升學或就業或憑過去所學技術從事各種行業。他們為聯絡

感情，珍惜往日同甘共苦的時光，分別在各縣市組織「高座同學聯誼會」，定期

聯誼，組團或個別赴日重遊故地，並在善德寺「台灣少年慰靈碑」，祭祀不幸亡

故同學，獻上鮮花及台灣香。後來，該寺住持柳澤樹丸為招待台灣訪客，特建可

宿五十人的客殿，並由台中市銘山木業公司社長林汝銘原價供應樟木、樺木為建

材。一九八二年十一月廿三日落成時，旅日及來自台灣的同胞七百餘人參加典

禮，柳澤住持致詞說：「希望此座客殿，能提供來祭的昔日台灣少年工完滿的服

務。以感激戰時對日本所作偉大貢獻，且補償多年來心中的虧欠，並慰亡者在天

之靈。」在人類歷史上首開的戰時最年幼童工的徵用，的確廣泛引用人類人道主

義的關懷。 

保坂校長瞭解此史實後，心中感觸良深。認為這不僅是大和市的歷史在日本

近代史上亦應佔有一頁。把隱埋的歷史正確的傳給大眾是教育家的責任於是決定

以此為題作為退休的專題演講內容。為了更充實資料，他利用假期親訪台灣面談

許多戰時高座工廠的少年工，他們對近五十年前的工作與生活經驗記憶猶新亦談

許多回台後近半世紀的生活情況一切談話及新舊相片均有系統的整理，且重要者

拍成影片。又詳閱了有關的二本著作：《流星－高座海軍工廠與台灣少年工的回

憶》（早川金次著）、《遙遠的綠島－台灣少年工物語》（愛知縣立大學教授勝尾金

坂彌著）。保坂校長把一切資料整理成書曰：《人－台灣少年工紀實》，兼論社會

正義與少年人權。 

保坂校長在以「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年工」為題的退休演講中敘述高座海

軍工廠成立經過與台灣少年工所受的職業訓練、工員寮的生活情況與嚴格的軍事

化管理。他並解釋「雷電機」的性能與保衛日本本土的任務，「雷電機」生產者

──台灣少年工的貢獻及「台灣少年慰靈碑」建立經過戰後暨回台後生活有關台

灣少年工的著作與紀錄，現代日本少年與當時台灣少年工的比較等。他在演講期

間，配合內容隨機提示他所蒐集的當時工場所用的各種工具或有關物品如鉋、

銼、鋸、錘、螺釘、螺帽、工作服及相片。他特別強調：當時十三、四的台灣少

年，憑雙手能製造日本最新型精銳的飛機，證明他們的能力卓越。當時如無台灣

少年來日本製造性能優越的「雷電機」，以抵抗美空軍的超空堡壘 B29，日本本

土所受空襲災害還會更大，甚至皇宮可能全被炸燬。但他們當時或戰後均未得到

應有報酬或補償。日本人今天回顧歷史，除感激之外，應覺愧疚。現代日本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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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裕的物質生活之下，漸趨墮落腐化，故應省悟，學習當時在日的台灣少年工，

勤勞奮發，克苦耐勞，服務社會的精神云云。 

校長演講，語重心長，聽眾均受感動，唯在座部分六年級學生，不相信與其

同年的台灣少年工有參與先進戰機製造的能力，起而質疑其真實性。聽眾中在一

位改名為高松和喜的台灣人劉和喜，上台自我介紹為當時台灣少年工之ㄧ員，戰

後留日唸書，定居日本。高松作歷史見證人，證明校長所言，一切事實。他稱讚

校長的成就與正義感並背誦當時少年工所作描寫日常生活的兩首詩，以作補充。 

第一首：＜遠離家鄉＞（李添石作） 

遠離故鄉幾千里，乘風破浪至扶桑，欲往劇聞名芳處，大和海軍空 C廠。 

土塵瀰漫廣麥田，道經小徑密林中，遙遠可望煙囪處，擬是工廠卻廚房。 

夏雨淋打苦無傘，所向乃是實習場，力舉重錘切鋼板，打中手指成腫傷。 

手腫痛苦向誰言，家在千里海彼方，家親祈神子健壯，母影常浮在眼中。 

朝餐味噌汁多水，中餐魚肉皆尾巴，夜餐通常是冷飯，營養不足身瘦病。 

夏有群蚊叮手腳，又有跳蚤擾全身，冬出虱蟲吸鮮血，深夜難眠更思鄉。 

腦際常浮遠故里，不知何時能歸鄉，艱苦過日難言語，美麗綠島夢戀情。 

這首詩又譜成曲，成為當時工廠台灣少年工每日歌唱的歌曲劉和喜背誦此詩

後又高歌此曲，頗得多數聽眾同情之淚。 

第二首為王溪清的日本和歌，名＜上工廠＞ 

霜傷双足行無力，喘氣爬坡上工廠。 

寒晨上班呼氣凍，腳踏霜柱步步冷。 

無鞋履破艱步道，寒冬足凍通勤難。 

風冷無衣身顫抖，軍歌高唱抗嚴寒。 

遙望關山家何在，夢迴慈娘故懷抱。 

這兩首歌道盡了當時台灣少年工生活的艱苦，同時亦證明他不僅有優秀的製

造飛機的技能，亦有許多文才。有位老婦聽眾含淚發言問：「為何當時日本政府

要把那麼小年紀的孩子徵至日本受苦，難道如此，就可贏得戰爭嗎？」這種「幼

吾幼」的人道觀，獲得全場的同感。保坂校長結束演講後，接著與一橋大學教授

中內敏夫等四位學者，舉行有關史實的學術研討，肯定戰時台灣少年工對日本的

貢獻，即在日本近史上的重要性。 

劉和喜是帶著全家去聽演講，會後去吃ㄧ餐豐富的中華料理，回到其藤澤的

家，已華燈初上時刻。其愛女幸子是東大東洋史博士研究生，對此史實很感興趣，

於是追問著：「當時爸為什麼會負笈東渡日本，又如何認識媽媽而結婚？」 

女兒的這一問，勾出了他一大段未曾告訴其日本妻女的往事。 

劉和喜係台灣南部福佬族。其村莊依山面海，山明水秀。一九四三年春，日

本高作海軍工廠設立委員會負責人安田忠吉大佐（上校），透過台灣總督長谷川

海軍大將，在台灣招募該工廠技術養成所學生。斯年劉和喜為小學應屆畢業生，

日籍校長極力獎勵應屆畢業生報考，因養成所條件優越：半工半讀，一切公費，

且每月可領薪俸，修業畢業可獲高工畢業資格證書，可就業亦可繼續深造。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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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台灣中等學校極少，自己就讀的鄉下小學程度低，難與城市學生作升學競

爭，負笈扶桑，可遊覽日本內地各地，增廣知識，發展或許更佳。 

和喜未經家長同意即報了名，回家晚飯後始將此是稟告雙親。母親劉純貞一

聞便臉露怒色並淌下淚珠，大聲說不行不行，「我ㄧ聽到日本人就憎惡，絕不可

去日本內地，去那邊一定受苦，日本人無人性。」和喜安慰母親說：「我學成一

定回鄉，孝順父母，請放心。」 

和喜的父親劉伯良亦勸說：「赴日本內地讀書有許多好處；男子應志在四方，

遊學異地，創造前途。現在家庭中康，不需依靠和喜賺錢，且尚有弟妹在家並不

寂寞。」是夜，純貞整夜難眠，他自知傷心者非長子之離家赴日，乃此事使她憶

起少女時代家中的一場惡夢。 

劉純貞是獨生女，美貌聰穎，父親是村長、大地主，兼營雜貨商，家庭富有。

因家業繁忙，乃僱了臨莊青年劉伯良為長工。劉伯良出身清寒，唯勤勞踏實，身

體魁偉，任勞任怨。在村長家十餘年，甚受信賴，伯良與純貞長期相處，如同青

梅竹馬。他對純貞的溫誠善良久啟愛心，除偶爾有一些親切言詞外，因家世懸殊，

未敢啟口表態「好逑」之意。 

正當此時，村莊派出所新到任一位日籍警察青山石雄，身配日本刀大人。當

時戰局已十分吃緊，日本政府為搜括民糧，禁止百姓吃白米飯，全民包括產米的

農家均必須摻吃雜糧蕃薯，餘糧悉繳政府，儲作長久作戰之用。青山警察在村莊

作威作福，唯對村長家則故作友善。因他看中劉純貞的姿色，每日趁機接近，詢

常問短，勾情逗笑，視若親暱。 

時逾半載，有一夜晚飯後，青山又來訪，邀純貞出外散步，說有急事相告。

純貞一時未深思用意，竟允赴會。兩人散步至海邊，欣賞晚夕漲潮，驚濤拍岸，

湧浪吼聲。隨後，又退至岸後草原，並做相談。斯時，明月懸空，晚風清爽，確

是美好晚景。純貞問青山何謂急事？青山取示家裡拍來的電報：「急事速回」；並

表示：「我也不知何事？但已決定明日離台返家（日本東北地方秋田縣）。」這時，

青山突然擁吻純貞，並強壓草地上。平日嚴肅保守的純真，無法接受他一時衝動，

盡力抗拒，唯力薄難守防線終被玷辱。純貞傷心哭泣；一時大意，未想及「惡狼

訪雞，未懷好意」，青山事後安慰她：「我愛你，相信我，我一定速回完婚，共住

扶桑。」純貞怒氣未消，不聽其言，獨自跑回家，深鎖閨房，「一失足成千古恨」，

愈思愈恨。此後，日無神，夜難眠，真是痛苦。 

這在當時，萬事可補，貞字難縫。純貞痛苦之餘，只期青山速回台灣，但一

週又一週，毫無訊息。事經月餘，她覺得「月事」有異，平常亦有不順之期，唯

此次經過一場「夢魘」驚醒，特懷疑慮，心中焦急。逕至派出所查詢，得悉青山

被徴召入伍，在北海道某軍事單位受訓，詳址詳情則不知。 

純貞不得已把此事告知母親，其母認為家醜不可外揚，此事必須速決，乃想

出錦囊妙計。次日，其母把長工劉伯良請來試探婚意。「伯良，你年近『而立』

未婚，是否等待如意美娘？」純貞母探問。「我沒有。如有只有愛慕純貞，我在

此工作十幾年，日間或在商店，或在農田，形影不離；夜間亦常做夢相會。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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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歡她。」純貞母接著說：「如你真的喜歡她，而敢誓永不變心，可請你們村

長夫人來作媒。我們夫婦感謝你長期協助，我來試勸純貞，她平常很欽佩你，我

相信她會答應。」 

兩日後，伯良村長夫人來做媒，很快就談定了，這件婚事是該村第一件，不

僅是無血親關係之同姓結婚，亦是主僕結婚及打破貧富的結婚，因而傳為美談。

婚後，老村長夫婦退休，家業全由新婚夫婦掌管，他們恩愛、和氣、合作、勤儉，

事業益隆。 

不久，喜神降臨，終獲麟兒。伯良十分高興，取名和喜，取意「天下不可四

時無和氣，人間不可一日無喜神」。 

和喜小學畢業後，不顧母親反對，考取了高座航空技術養成所，到了日本神

奈川縣高座郡大和市。他始終不解，為何其母如此堅決反對他到日本內地，又那

麼恨日本人，提到日本人就會傷心落淚。 

和喜在養成所接受嚴格的技術訓練後，成績優異被派到名古屋三菱株式會社

專研發動機的技術，次年（一九四四）回到高座本廠擔任發動機部門的工作，並

兼任副領班，負責單位一切零件、儀表、 工具等領銷責任。 

和喜的母親自知無法阻止其長子負笈東渡，乃提出兩個條件。第一，不改掉

漢姓。當時赴日的台灣少年工，由於上級的規定非改日姓不可。劉和喜左思右想，

想用較有意義的漢字。他想，來自台灣的高雄州（現在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

在日據時代均屬高雄州）到日本高座郡，就採用了兩地的頭一字，改姓「高松」。

「松」則表示：來自熱帶台灣至寒帶日本，要適應寒帶地區生活必須有松柏精神

───耐寒吃苦、歲寒不凋。名字是由其父所取，甚具意義，故不予更改。 

第二條件為不結交日籍女友，否則斷絕關係，不准回家。和喜始終想不通，

為何其母如此憎恨日人。唯世間事，天命所定，常常無巧不成書。和喜在高座航

空廠偏偏就結交了日籍淑女，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一天下午，他到材料庫去領取

零件與儀表，回後始發現多領一份貴重的電子儀表；因時近下班，決定次日送回

原單位。材料庫負責點交者是女性「動員學徒」（戰時徵召至軍需工廠服務的學

生），到職未久，工作不很熟悉。是日下班前。其主管點查物賬時，發現少一件

電子儀表，戰時戰略物質缺乏，故茲事體大，就要求負責人找回，否則將受嚴重

處分。該女學徒到處查不出下落，非常懊惱，是夜躺在床上，回憶整日點交物品

情況，想不出何時出了差錯。 

次日晨，這名女學徒上班時有一工員站在她辦公桌旁，她以為是來領料的，

乃告以「今天十點始辦公，請先回去，屆時才來。」她準備仔細核對領冊找出缺

貨。沒想到那位工員回說：「我非要領物，是要退貨，昨日點錯件數，多領了一

份。」女學徒頓時喜上眉頭，接過儀表，頻頻行禮道謝。兩人相對，看到此男人

工作服上的名牌－高松和喜，再度凝視其臉，不禁啟口問道：「你是否沖繩地區

的人？你的面色臉型很像南方人。」高松回說：「不是，我是來自台灣的少年工。」

然後，此女學徒自我介紹：「我是藤澤女中學生，輪調來此作短期服務，名叫吉

田雅子，你的誠實令我終身難忘。」如此簡單對話後，和喜即辭回工場。 

 6



雅子回家後將詳情告知為此擔憂的雙親，他們聞之高興。「雅子平日仁慈樂

施，善有善報，必得天助人助。」其母在自言自語。雅子想送一些禮物報答和喜，

左思右想就決定送一套戰前買給父親而未穿用的冬衣，她想：「台灣少年工由熱

帶至寒帶，一定怕冷，而且戰時在日本內地物質奇缺，定無法買到如此上等冬衣。」

次日上班時查得和喜的服務單位，利用午休時往訪，兩人在工場背後山坡林地併

坐聊天。雅子送交一包禮物，和喜打開一看是上等冬衣，是他長期渴求欲得之物。

台灣少年工在工廠，一年只能領得購物點券五十點，欲購上等冬衣除須足夠金錢

外，尚須一百多點點券；如放棄其他一切生活品的購買，以儲足一百多點，仍需

待幾年。嚴冬難熬，何等艱苦！和喜誠懇的致謝並謂：「你為何知我目前最需此

物？」雅子笑著：「自從我們初見面時，我就能忖度你所有思慮。」這在男人世

界的工廠，第一次和女友約會聊天，除微笑凝望其秀顏外實無言以對。 

當雅子初訪和喜時，看到台灣少年工的午餐，令她震驚：如此惡劣伙食，豈

能有足夠體力工作，怎可維持健康。因此，她請和喜自明日起停購工廠飯券：「每

日中午我會從家裡帶兩份便當，兩人就在此大樹下共餐。」和喜婉謝，雅子笑說：

「如你不來，我亦不吃。」和喜不信其言，當日飯後三十分鐘始赴會，果見她獨

坐苦等。和喜見狀，連聲道歉。此後每日共享樹下羅曼蒂克的午餐，聆聽樹鳥和

鳴，凝望雲彩交逢，以替代他倆心聲。 

此後，到了假日，雅子會邀和喜駕舍遊談，和喜恐交往過密，而觸家母忌諱，

故予婉拒。數週後的星期六，雅子如常邀請，且謂「明日是我生日，我家每人生

日，均辦家庭式慶生會，務請此次賞光。」是日晨，雅子恐和喜不來，特邀其母

同到工員寮迎接，和喜情難婉卻只好同往。 

雅子家經營西藥局，其母文子為藥劑師，其父吉田隆盛為銀行支店長。店舖

後面即為住家及庭園，庭園設計有點像日本最負盛名的金澤市「兼六園」，水泉、

蒼松、奇岩、異花，明宏幽邃，各景皆備，一賭便可知吉田家高貴富有。雅子只

有一兄，戰前海軍兵學校（軍官學校）畢業，加入海軍航空隊，曾參加過珍珠港

突襲及中途島戰役，去年調駐南洋基地，在所羅門海戰中戰歿。吉田夫婦在表面

上會歌頌戰歿英雄一番，但言談中可輕易察覺喪子的哀痛，故每逢年輕男客來

訪，均極受歡迎。 

和喜在路街花店買了一束鮮花，祝賀雅子生日快樂，中午受到豐富午餐的招

待。席間，雅子父親詳問和喜家世、台灣近況及現在工作情況。他很驚訝和喜具

有豐富的工程知識和高貴的氣質。對台灣少年工幼年離家，遠渡扶桑，無親無戚，

生活困苦，精神孤寂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勉勵和喜要「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志如松柏，高傲耐寒」。並建議戰後留在日本繼續深造，完成高等教育。這給

和喜很大刺激，決志繼往上爬，創造前程。 

雅子在高座航空廠的二個月的輪調服務已滿，回到學校繼續上課。此後定期

書信來往。數月後，同寢室的同鄉同學鍾吉雄罹患肺炎，當時廠工工作繁重，營

養不良，罹病者眾，且得不到完善的醫療照顧。和喜擔憂唯一同鄉同學至友之病，

再度訪雅子家，請教其藥劑師的母親，從其家藥局帶回特效藥，次日雅子來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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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許多營養食品。不久，終於痊癒了。 

戰爭進入第五年的暑假（一九四五），又輪到雅子工廠服務。她特別交涉重

回高座航空廠，這次被派到文書部門，更近和喜的引擎工場，兩人慶幸又有機會

相處。此時，戰局對日本極端不利，美軍以攻陷沖繩島。美空軍對日本本土的空

襲日趨烈，從陸地的 B29 及航空母艦的戰鬥機，日夜不停輪番攻擊。在七月下旬，

有一日下午，和喜正往機械工場接洽工作有關事宜，在十餘公尺前，見到雅子從

其辦公室出來，此時，和喜隱約聽到轟轟引擎聲，他從工作經驗，立即判斷為敵

機。仰望後部天空，果是一群美軍戰鬥機正從雲層俯衝攻擊（機槍掃射），他立

即前奔跑抱住雅子逃入右側低漥乾涸水溝，並以其魁偉身體護衛雅子。這時的雅

子被機槍聲嚇得魂不附體，全身震顫，只聞機槍，不知誰抱護她。事後起立，方

愕然知曉是和喜，「怎麼這麼巧！」她無意識的抱著他哭泣，感謝他的救命之恩。

從水溝出來觀看，自他站立處數十公尺間，槍彈累累，且有數人傷亡，他倆乃急

速幫助處理傷患，目睹那些台灣少年工傷痛流淚，美夢未成，葬身異鄉。這是雅

子初次遇到這種驚險的畫面。當時，如非和喜及時抱持躲避，必中彈身亡無疑。

雅子回家把今日歷險記，詳告雙親，其父母對和喜的機智勇為，非常感激並致謝

不已。「救命恩如嶽，思君情更濃」，雅子自忖：「此情此恩，何以報答！」 

雅子重回高座場未滿兩月，日本便投降。戰爭結束後。高座航空場亦隨之解

散。和喜很想留在日本唸大學，唯舉目無親，無人資助學費，因此，決定隨隊回

台。戰後日本街頭到處是美軍，流行學英語，他乃購書自習英文，並隨機找美國

大兵練習會話。 

雅子家除其兄陣亡外，未受空襲損害，家產保存如故。有一天，晚餐雅子建

議雙親，是否勸導和喜留在日本，完成其求學慾望。經交換意見，吉田家取得共

識：（一）長子敏義已陣亡，應接和喜同住，以彌家庭氣氛。（二）和喜是雅子的

救命恩人，且聰敏好學，故應報答以助其完成大學學業。（三）戰時台灣少年工

對日本貢獻良多，由於他們造「雷電機」，減少空襲災害。吉田家幸能無恙，應

謝其功，故應幫助和喜聊表謝忱。 

數日後，雅子全家至大和高座工廠工員寮，邀請和喜上街共餐。中餐後，雅

子父親傳達家庭成員的共同意願，和喜不願連累他人，謙辭婉謝。無奈吉田全家

輪番懇勸，他盛情難卻，求學是他最大願望，於是首肯並致謝。雅子及雙親十分

高興，立即往寮舍搬運物品。是晚，吉田家以豐富晚宴迎接新員。 

高座工廠的台灣少年工，自組自治團體，交涉船期，等待分批遣返台灣。台

灣戰後歸返中國，故一切均已改變。每次同僚回台，和喜必回舊日寮舍歡送他們。

他寫了一封長信託同鄉鍾吉雄轉交其父，函中詳述在高座工廠服務及生活情況，

戰後留日深造計畫；特別懇求父親善勸母親諒解，因他仍記得離家赴日時母親叮

嚀。鍾吉雄回鄉次日即持信訪和喜家，知其父於美機空襲時在田園中彈逝世。其

母拆信細讀，閱後沉默良久，自從丈夫逝世後，她虔信佛教，感念佛語中「不念

舊惡，以德抱怨，寬宏待人，施捨渡眾」等教誨，徹底改變了過去的思想觀念，

故對留日求學的和喜已有新的認識，此後常有信函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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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喜受到吉田家妥善禮遇與資助，完成中學教育後考入工業大學專攻機械工

程。雅子則女中畢業後，攻讀藥學與護理，取得藥劑師與護理師雙料執照，繼承

其母經營西藥局。兩人長期相處，感情益形成熟。 

當和喜大學畢業考時接到家書。知母體欠適，即攜女友雅子並帶了一些最新

藥材回家省親。這時的劉家，父已逝；弟妹均自己另立家業；母親因平時操勞過

度，罹患心臟病及輕度中風。和喜回家後，往祭父墳並決定和雅子長留台灣照顧

母病。雅子具有藥學與護理專業知識，凡洗澡換衣、調食服藥、倒尿倒屎，日夜

陪伴在側服侍。和喜母對雅子親切溫順十分感動，改變過去對日本人的憎恨，並

為和喜的識人眼光和福氣暗自高興。 

事經月餘，在一個暴風雨夜，和喜母心臟病突發（狹心症），急救無效。在

她逝世前緊握和喜和雅子的手說：「感謝雅子小姐月餘的親切照顧，和喜你真有

福，希望你們早日完婚，邇後家事委由和喜全權處理。」  

和喜辦完喪事後，宣布：「家產全部由弟妹均分，本人全部放棄。俗云：『創

業維艱，守成不易』，兄弟如手足，希望弟妹能承先啟後，光宗耀祖。」和喜有

長者之風，雖初次返台，所作所為頗受村民宗親之尊敬。 

數日後，和喜攜雅子懷著無限悲傷重返日本，不久由學校推薦到一家汽車公

司擔任工程師，並與雅子完成了婚禮。 

一九九三年春，高座航空廠成立五十週年，大和市政府在體育館舉辦盛大紀

念大會。日本國會議員、內閣閣員及其他高層官員均參加。昔日返台少年工數千

人均由各縣市組團與會。留日本未返者數十名，已在日本各行業中頗有成就，亦

各自攜眷赴會，盛況空前。時距半世紀，在舊地重聚，人老地變，和喜在紀念會

上寫下感恩詩：「重聚猶憶舊面容，五十載後再相逢，淚痕留處尋故地，未見雷

電翱日空。」 

和喜獨生女幸子參加了這世紀大盛會，同年又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歡悅之

餘，把保坂校長演講及父親口述，參考其他有關資料，撰著成書，請父親題書名。

父閱後親題「雷電翱空」，並作詩一首附之。詩云「少懷美夢渡扶桑，處境堪憐

少年工，老鳥記尋高座廠，誇功『雷電』保日空。」 

後記：在台灣，這批昔時台灣少年工，年已逾或近「古稀」，為發揚「高座

精神」，除已有的「留日高座同學聯誼會」外，另外組織留日的「高座老健會」。

戰時日本軍方在殖民地台灣大徴童工在高座航空廠製造「雷電機」事，已成為台

灣甲午百年一件大事，華視「甲午百年系列」節目特別報導此史實，甚至日人保

坂治男本著過去對台灣少年工的關心，向日本首相提出戰後對高座航空廠台灣少

年工補償的請願書，引起廣泛的關懷。昔日高座航空廠對台灣少年工為懷年大和

市，表示永久的友誼，集資捐建台灣風格的「アズマ屋」（台灣亭）於大和市上

章柳的引旭川公園。台灣少年工代表三千餘人與日本代表四百餘人參加贈與式

（一九九四、十一、十），可謂很友善的國民外交。 

                               本文為慶祝屏東縣留日高座老健會成立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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